
历史符号
。

东馆采用的是两个没有任

何弦外之音的三角形构图
,

立面处理

也只是在檐 口高度
、

贴面材料上与老

馆呼应 卢佛宫护建于地下
,

用一个大

玻璃罩采光
,

完完全全是现代式的作

品
。

贝幸铭要求法兰西将这个作品当

作不为历史联想所羁绊的重要建筑来

接受
。

贝氏的这两项工程都是杰出之

作
,

由此可见其创作的 自信与活力
。

他给许多困惑于历史
、

文脉的现代建

筑师们以诸多启迪
,

引发他们重新思

索应如何尊重历史
,

尊重文脉
。

历史

是一笔财富
,

但对历史的狭隘理解却

常常成为建筑创作的羁绊
。

过去之于

现在如同现在之于未来
,

对历史的尊

重不是沉缅于对昔 日形式的怀念
,

而

是创建一种符合当前时代的形式
,

这

种形式应建立在当前的技术
、

材料与

审美观的背景之上 反映出我们这个

时代的整体风貌
,

让这个时代在历史

上留下属于 自己的一页
。

纵观历史上

具有艺术成就的建筑
,

均是大胆创新

的作品
、

贝丰铭先生曾这么说过
‘

只

要建筑能够跟得上社会的步伐
,

它们

就永远不会被遗忘
。 ”

贝氏的这两项美

术馆扩建工程就是他对这句话的最佳

连释
。

贝幸铭站在未来的角度来审视

历史
,

他走在时代的前列
,

他的建筑忠

实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风貌
,

因而

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
。

贝幸铭先生的建筑审美观带有浓

郁的理性主义倾向
,

他的作品形象清

晰
,

简练
,

看得 出他创作时的稳健思

路
,

没有
“

神来之笔
”

的惊奇
。

贝氏的

理性与密斯的方盒子不尽相同
。

密斯

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形式 而 贝幸铭却

走的是中庸之道
。

他同时认同了理性

以及建筑形式的多样性两种思想
,

因

而贝的建筑表情丰富
。

他同时认同了

理性以及建筑形式的多样性两种思

想
,

因而贝的建筑表情丰富
,

体量形式

组合富有变化
。

这样的例子占据了他

大多数的作品
,

达拉斯音乐厅
、

国家大

气研究中心均是典型例子
。

缪幸搬

何光华矛协睦
侧刁,,

贝幸铭先生是当今国际建筑界一

位享有盛誉的建筑师
。

他那些走立于

美国 新加坡
,

中国等地的建筑作品
,

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他的艺术风采
。

贝

幸铭不嗜谈理论 从不用文字阐释他

的建筑
,

他认为作品本身就是他建筑

思想及手法的最佳说明
。

本文将通过

对贝氏若干建筑作品的分析
,

试图探

究指导其建筑创作的思想理论与手法

的脉络
。

贝幸铭先生出生于 中国
,

并在中

国度过了他的童年与青少年时代
,

十

八岁那年去美国接受西方教育
。

由于

这种特定的经历
,

贝幸铭兼收并蓄了

中国儒家特有的庄重老成与美国所赋

予的摆脱历史重荷解放自己的创新意

识
,

他的建筑作品显得端庄
、

谦和
、

精

美而且耐人寻味
。

贝率铭先生早年迫随密斯
,

他的

第一项被采纳的设计方案是位于亚特

兰大的海湾石油公司办公楼
,

这幢建

筑强烈地烙上密斯风格的印记
。

接下

来贝的几件作品
,

如富兰克林国家银

行及办公楼
、

纽约的基普斯湾高层住

宅
,

均可以看出密斯对其创作思想及

手法的影响
。

不过在材料的选用上
,

贝氏用混凝土代替密斯惯用的钢材
,

这成功地为其后来驾轻就熟地运用混

凝土结构奠定了实践基础
。

或许这是

一切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共同的成长轨

迹
,

贝氏对于密斯风格也是
“

先得其法

而后充之
” ,

最终走出一条属于 自己的

道路
。

贝氏在对密斯风格的审视中
,

意识到其皮包骨式的设计方式过于冷

峻
,

不近人情
。

这种完全建立在科学

技术与功能上的建筑无视建筑本身所

固有的多种矛盾
,

也未曾顾及人们对

于建筑形式多样性的需求
,

终将走向

捉襟见肘的境地
。

贝幸铭转而将空间

形式的多样性与功能
、

技术妥贴地结

合起来
,

力图创造更富有表情的建筑
。

他开始趋于借鉴柯布西耶的雕塑性手

法
。

这个转折可以以他的肯尼迪图书

馆为标志 时间是 年
。

此后
,

贝

奋
幸铭先生逐步形成这种富有儿何感的

雕塑外形为特征的风格
。

最有代表性

的工程是他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及埃

弗森艺术博物馆
。

这些作品表明贝幸

铭已完全从方盒子中走出来
,

转而采

用更为多样的造型词汇
。

在贝丰铭先生的作品中
,

我们看

不到他对历史的恋恋不忘
。

即便在创

作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过程
,

印第安

人遗址也只是给了他形式上的启示
,

而不是文脉的影响
。

贝氏走的是一条

现代主义的道路
,

以纯形式回答基地

的提间
,

以技术
、

材料回答时代的提

问
,

这使得他的作品既富有鲜明的时

代色彩
,

又与
“

左邻右舍
”

相得益彰
。

贝丰铭有两项重大工程都建在极富有

历史意义的基地上
。

一项是美国国家

美术馆东馆
,

另一项是法国巴黎卢佛

宫扩建工程
。

贝氏在这两项工程中既

没有去模仿古建筑
,

也没有使用任何



在众多现代主义建筑师之中
,

贝幸铭更多地考虑到建

筑多层面的矛盾性
,

他始终坚持一个观点 即建筑是一种社

会艺术形式
,

它必须建立在需要的基础上
,

但它又具有作为

一门艺术所必备的审美要求
。

贝幸铭的作品注重符合人的

使用要求
,

讲求技术的合理性
,

也关注环境
”

这诸多的方面

正是建筑设计本身所必须考虑的
。

只有正视所有这些间

题
,

才可以避免建筑创作走内单纯艺术创造 或单纯讲求实

用的窘境
。

师承于密斯的贝幸铭
,

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十分注重制

作工艺的精良
,

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工业时代的精确
。

从

美学形式的角度讲
,

精美不能算是一种风格
。

精美具有普

遍性
,

缺乏足够的形式内容
。

古今中外精美的建筑不胜枚

举 比如
,

中国的天坛 法国的巴黎圣母院
,

澳洲的悉尼歌剧

院
。

但用心于制作工艺的推敲
,

使其更好地体现设计意

图
,

这是产生一件建筑精品的必要条件
。

贝在东馆中创作

的那把
“

刀刃
”

令人难忘
,

他对如何将其设计方案付诸实施

所进行的填密思考
,

是他能出精品的前提
。

在历史学中 我们常用石器时代
、

青铜器时代
、

蒸汽机

时代来表示一个历史阶段人们对工具与材料的驾驭能力
。

在建筑中
,

通过建筑材料与施工技术 工具 同样最能透视

时代的特征
。

贝幸铭充分认识到这一点
,

因而他注重于混

凝土的研究
,

挖掘它的受力特征与视觉表现力
,

在建筑设计

中将结构与装饰融为一体
,

忠实于材料的质感表现力
,

从而

将对混凝土的应用推到一个新的高度
。

在贝幸铭的作品

中
,

时常可以看到其充分利用混凝土可塑性的特点
,

做出富

有雕塑感的螺旋楼梯
。

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埃佛森美术馆

内庭的螺旋梯
,

我们完全可以将之视为一座可以供人上下

行走的雕塑
。

贝还在埃佛森美术馆
、

达拉斯市政厅建筑中

充分展示了混凝土适于悬挑的力学性能
。

对于玻璃
,

贝则

利用
’

其反射性能
,

在汉考克大厦中
,

平整的反射玻璃忠实反

映照出旁边教堂的形象
,

作为新建筑对周围建筑的一种呼

应
。

他还充分利用玻璃在人们心 目中属于脆弱材料的心理

印象
,

将它作为
“

虚
” ,

与其它部位形成虚实对比
,

取得强烈

的视觉效果
。

如他的肯尼迪图书馆便极具说服力
,

深色的

玻璃围合出一个 巨大的大厅
,

与浅色的实体形成强烈的对

比
,

这不能不归结于贝氏对材料视觉效应的巧妙应用
。

贝幸铭先生手中的混凝土也不再是一种粗糙的材料
,

他让混凝土表现出其细腻可人的一面
。

比如在东馆大厅以

外的大梁和三角形格子顶棚所用的清水混凝土看上去能象

蜂腊一样密致细腻
,

别具一格
。

有道是 诗歌是用语言写成的
,

而不是用思想写成的
。

任何一门艺术
,

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手法上
。

对于文学家

而言是谋篇布局和使用词汇
,

对画家来说是经营构图
、

使用

色彩与笔触
,

而对于建筑师
,

则是采取某种形体的构成方式

及材质
,

在阳光下展现其艺术形象 并让在建筑环境中活动

的人感受一种环境氛围 这也是建筑这门艺术所独有的特

征
。

鉴于手法与思想的不可分割性
,

在上文中也谈及了一

些贝的手法
,

但贝幸铭最富特色的手法却是其对各种几何

形体的构成组合
。

建筑的几何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性质
,

因而几何性谈

不上是某种风格
。

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现代主义在发掘几

何特性上的贡献
。

当几何形体被作为一种表现对象加以挖

掘的时候
,

它就从一种存在形式变成为一种表现手段
。

正

如密斯将讲求施工的精确提高到一种表现力的层次时
,

精

确也就有助于形成其建筑风格
。

贝幸铭在发展现代主义建

筑的几何构成上作出了不朽的贡献
。

如果说密斯
、

柯布西

耶在提炼几何性上作出了成绩的话
,

那么贝幸铭则在继承

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基础上丰富了几何构成
,

从而为流于僵

化的现代主义建筑开拓了新的道路
。

贝以他丰富多彩的建

筑作品
,

向人们表明
,

现代主义仍是有活力的
,

它决不是一

种机械主义
,

而是同样可以呈现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
。

从

本源意义上说
,

贝幸铭是一个现代主义建筑师
,

但他从现代

主义的阵营中走出来
,

井为现代主义开拓了前行的道路
。

现代主义建筑理论
,

常常将建筑本身的表现力夸大到

不适当的程度
。

反对装饰 讲求
“

纯粹的建筑
” 。

贝幸铭仅

将某种激进理论的某些观点纳入他的见解之中
。

他在主张

明晰几何体的同时
,

也用绘画
、

雕塑装点他的建筑作品
。

在

麻省理工学院地球科学馆正立面的广场上
,

有名为
“

大帆
”

的重达三十三吨的雕塑 在新加坡华侨银行大厦
、

有亨利摩

尔的卧像 在埃弗森艺术博物馆
,

有名为黑白十四号的油画

等等
。

以看出
,

贝总是有分寸地采纳某种观点
,

他没有走

非此即让的极端
,

而是熔百家所长于一炉
,

因为建筑本身就

体现一种多元矛盾的交叉
。

贝幸铭先生多姿多彩的建筑作品
,

不仅丰富了现代主

义建筑的形式
,

也雄辩地说明了现代主义的活力
,

在建筑史

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篇
。

他的建筑观与他的创作手法也

给继续行进于现代主义道路上的建筑师多方面的启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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